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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十四回  司天台蔡太師失寵　魏河渡宋公明折兵

　　卻說天錫、應元押解了錢吉一干人赴省，一路無話。不日到了濟南府，進得城來，頭站伴當引入公館歇下。提刑檢討賀太平早

接到文書，已委員弁來查點人犯，收入監禁。一切公項使費，俱是畢應元去說合。那應元才本能乾，又善說詞，此次解犯費項，卻

不吃虧。當日，天錫換了公服，到檢討司前稟參。恰好銜中發晚鼓時候，賀太平尚未退堂，當時放參。天錫隨著那承局參見了，遞

上由冊折子。賀太平看了，打鼓退堂，隨教天錫內衙相見，賜坐，問道：「此案人犯，盡可委員弁解送，太守何必親來？」天錫便

將恐群盜翻供，劉安撫處須得打點之事說了。賀太平道：「此說也是，但不知太守帶了多少打點銀兩？」天錫道：「五百兩銀。」

賀太平道：「濟得甚事！這劉安撫是個極要錢的人，一切房費、盤費、過堂公款、硃墨紙筆，都休算上，只是通內堂，極苦也須得

一千兩銀子；兜底包到，裡裡外外，總須二千餘兩，方只看得過。」天錫道：「似這般怎地好？」賀太平道：「我也拮據得緊，不

能全行替你成全。你再去商量得五百兩來，我遮莫與你湊一千兩幫助你。」天錫拜謝道：「得恩相如此成全，卑府方放下心。」　

　當下天錫辭了賀太平，回到公寓，與畢應元商量，恁地再得五百兩。應元道：「前日卑職原說這點銀子不夠，此刻若回曹州，往

返多日。不如想個樹上開花的法子，安撫衙內當案王孔目，卑職與他廝熟，太尊只須立紙文書與他，待結案時交付，豈不省一番急

迫。」天錫依言。應元便去見了王孔目說明，王孔目也依了。上下都打點明白，那安撫使劉彬方才掛牌放參。天錫帶了由冊折子，

並檢討使的公文稟見。那劉彬升廳，驗了案由，問了備細，天錫一一稟了。劉彬教天錫且退，帶錢吉一干人上來審訊，錢吉等都供

認了。

　　劉彬將錢吉等收禁，途與那幾個幕賓商議具奏，奏稱大略云；宋江不受招安，陽遣錢吉等迎接詔書，陰遣賊目喬扮武妓，刺殺

天使侯蒙，搶去詔書。錢吉等懼罪自首，供出喬扮武妓之賊目郭盛，在逃無獲。臣伏查錢吉等，雖屬賊黨，訊據不知情由，且見天

使被害，畏罪自首，應姑免死罪，刺配沙門島。查取職名，侯蒙遇害在前，護理曹州府知府之推官蓋天錫任事在後，應免其失察之

咎。前任知府某雖有失察，已死無庸議。其賊目郭盛，訊據已逃回梁山泊，應俟就擒之日，歸案訊結。是否允洽，伏乞睿斷等語。

繕畢，便請賀檢討一同會銜具奏。賀太平道：「此案事關大盜逆命，鎮撫將軍張繼，亦須知會他。」劉彬道：「檢討說得是。」就

命備文移知張繼。那張繼是勛戚之後，世襲侯爵，鎮守山東全省地方。雖是督領重兵，為一方閫帥，卻是為人懦弱無能，一切軍務

大事，全仗夫人賈氏替他決斷。

　　閒話慢表，當日劉彬依賀太平之言，移知張繼去訖。忽報新任曹州府知府，從東京到來稟見。劉彬見了手本大喜。你道這新任

曹州府知府是誰？卻是高太尉的兒子高衙內。原來高衙內自從被陳麗卿割去耳鼻之後，高俅謊奏稱是收捕陳希真受傷，官家准記其

功，且賜醫藥。所以他不以為辱，反以為榮。得他老子之力，銓選曹州知府。那劉彬本是高俅提拔之人，今見高衙內，怎不奉承

他。當時參見罷，即請入內堂私禮相見，宴會贈送，自不必說。劉彬就教蓋天錫將曹州府印信交代高衙內，留天錫、畢應元在都省

公幹。高衙內接了印信，辭了各上司，帶了僕從，得意揚揚到曹州赴任去了。早有細作報與梁山，那林沖在濮州一聞此信，便有攻

打曹州之心。看官且莫性急，按下慢表。

　　且說當日戴宗、呂方兩個離了曹州府，行了二百多里，方才天晚。二人卸去甲馬，尋客店歇了，就住在店內。等了三日，不見

畢應元一干人到來，二人疑惑，戴宗道：「呂兄弟且在此等待，我迎上去看來。」當日戴宗拴了甲馬，作起法來，仍轉曹州，正撞

著蓋知府、畢押獄解錢吉一干人動身。戴宗大驚，飛忙回到下處，說與呂方。呂方也吃一驚，二人急回梁山，報知宋江。宋江見呂

方已回，大喜，遂罷攻打曹州之事。戴宗稟說前因，吳用便道：「此是番犬伏窩之計，錢吉等如何省得，必然被害。他既放回呂

方，必然謊奏朝廷，反說我們不是。可煩戴院長速去東京探聽消息。」宋江道：「說得是。」戴宗領命，當日紮扮下山去了。宋江

見呂郭二人都回山寨，並無損傷，稍為放心，遂簡練軍馬，觀看動靜。

　　且說戴宗直到東京，逕投范天喜家，具道來意。天喜道：「怎的山泊裡壞了天使，把這招安弄決裂了？」戴宗道：「你怎麼顛

倒說是山泊裡壞了天使？這都是陳希真那賊道遣女兒來刺殺天使，阻我梁山招安之路，現有公明哥哥與太師的書信在此。」天喜

道：「你休題太師，目下官家盛怒，已將大師貶去三級，現為工部侍郎了。」戴宗驚道：「此卻為何？」天喜道：「說也可恨，那

日官家御司天台，占望雲氣，忽見太陽中心有一顆黑子，有棋子大小，當問左右近臣。彼時道士郭天信在旁，侍陪聖駕。那廝深曉

天文，當時奏道：日中有黑子，是大臣欺蔽君王之象，恐宰輔侵權，望官家留意。天子聽信此言，深疑在太師身上，恩禮漸漸衰

薄。昨接到山東安撫司奏章，稱說錢吉等供認，刺殺天使侯蒙之武技，乃是我山寨中郭盛頭領。天子覽奏大怒，當喚入太師，大加

申斥。那陳?、宋昭等一班兒從旁和哄。若不虧童郡王、高太尉力救，定將太師發配州軍編管，如今已降了侍郎。這不打緊，如今
官家又懸一口上方劍在至德殿上，有旨說：再有敢奏招安梁山泊者，立斬不赦。此刻只等種師道征遼奏凱，便拜大將征討梁山。聖

意已定，天怒難回，誰敢多說。」戴宗聽了大驚道：「似這般說怎好？現在公明哥哥有信，多多拜上大師，求他鼎力周全，兄長可

怎生引我去面見太師？」天喜道：「太師此刻已是不在其位，況近日憂愁成病，未便引你去相見。這信，我與你呈遞上去。」

　　當晚天喜留戴宗歇在家裡，將書信傳遞入去。次早，太師喚天喜入後堂多時；天喜回家，將了蔡京的回書與戴宗，說道：「太

師吩咐，多多致意宋頭領，千乞看覷我的女兒、女婿。此刻雖失天寵，童貫與我心腹至交，我的事便是他的事，我重托他好歹在聖

上前週全貴寨，眾位頭領放心為要。」又有許多金帛賞賜戴宗。

　　戴宗收了，不敢怠慢，當時別了天喜，拽起大步，作法回梁山泊去了。一見宋江，備說一切，呈上蔡京回書。眾頭領聽了，俱

各大驚。宋江聽了朝廷不准招安，蔡京卻失了寵，又喜又憂，對吳用道：「可恨陳希真害了天使，劉彬這伙奸賊竟橫架在我身上。

枉是冤屈難明，不如興師去打猿臂寨，擒得陳希真父女來，不愁沒分辨處。」吳用道：「兄長之言極是，小可所以說過，不乘此刻

攻打陳希真，待他養成氣力，急切難圖。近日狄雲兄弟又病故了，此仇更當報。」

　　正說話間，忽報差到猿臂寨去的下書人回來，有陳希真回信帶轉。宋江喚入問道：「那陳希真如何？」下書人稟道：「那陳希

真一見了大王爺的書信，�分欽敬，留小人客館安歇。連留三日，酒筵相待。小人恐?日期，苦辭要行。陳希真方付了這封回書，又
與了小人好多金銀。」宋江、吳用心中疑惑，且看那信面封皮上寫得甚是謙卑，卻也歡喜。當時拆信與眾頭領同目觀看，只見上面

寫道：

　　「總督猿臂、青雲、新柳三營都頭領陳希真，謹覆書於梁山泊主宋公明閣下：嘗聞古人有言：浩浩陰陽移，年命如朝露。萬歲

更相送，賢聖莫能度。撫易盡之光陰，而不於其間作消遣法者，愚人也。希真有生之後，虎豹其姿，豺狼其性，目盡圖書，心通鬼

物。幸生當盛時，光天化日之下，為無可為，遂移情方外，從事於導引辟谷，與夫朝菌蟪蛄度長絜大，不過一消遣法也。既而見忤

於當道，遂潛伏爪牙，苟全性命。不意公明方快心於沂州之野，蚩尤橫飛，驚霆不測，地軸震蕩，百川亂流，巔無安巢，淵無恬

鱗，俾希真失其棲遲，於是嘯聚猿臂，為通逃淵藪，膾肝殺越，行所無事。希真初不知綠林為終南捷徑，而逆天害道，公然行之

者，亦不過為消遣法也。希真既有猿臂，而公明之青雲山當我咽喉，希真規取形勢，欲戎馬出入之利，是以襲而取之。臥榻之下，

原非人酣睡地，不足問也。卓哉公明！談忠論義，天下英雄莫不頫首。又蒙誼不遐棄，雖不肖如希真者，尚不憚以此二字諄諄惠

誨，此團希真所未嘗習聞者也。雖然，往訓有言：不背所事曰忠，行而宜之曰義。又曰：智足以欺王公，而不足以欺豚魚；忠義足

以感天地泣鬼神，而不足以動盜賊之心。何則？盜賊、忠義之不相蒙，猶冰炭之不相入也。希真與公明同為跋扈飛揚，千載定論，

莫不共見為劇賊渠魁，亦何所用其深諱？以賊取賊，不得為竊；以盜攻盜，不得為討。青雲本非公明所固有，希真取之不為貪，而

公明不怒不為厚也。天子未嘗以征伐命公明，而公明私自發難於猿臂不為順，而希真悉力拒戰不為過也。方今宋室無東周之衰，而



公明欲以匹夫行威文莊穆之事，希真竊疑之。夫天下莫恥於惡其名而好其實，又莫恥於無其實而竊其名。公明忠義之名滿天下，而

不察殺人亡命，有司所宜問，無故而欲效法黃巢；血染潯陽，世人所宜駭，乃飲怨銜毒，報復盡情，行而宜之之說安在？嘯聚而

後，官兵則抗殺官兵，王師則拒敵王師，華州、青州、東平、東昌，皆天子外郡，橫遭焚掠；黃鉞白旄，賞功戮罪，皆朝廷玉章，

俱為僭用，不背所事之說又安在？如是而猶自稱為忠義，希真雖愚，斷不能受公明教也。且夫希真所為，非不大類公明，然逆料天

下後世，必薄責希真，而厚疑公明者，何哉？希真不敢樹忠義之望，而公明不肯受盜賊之名也；希真自知逆天害道，而公明必欲替

天行道也。無鹽自慚媸陋，人皆諒之；夏姬自伐貞節，適足為人笑耳！假使公明果能奉天子明詔，鼓行而東，希真束手就戮，夫復

何言。若乃假忠義之名，徘徊觀望，必有先公明而為之者。公明自顧不暇，奚暇為希真借耶？夙慕梁山強兵百萬，公明韜略淵深，

倘惠然肯來，希真亦有贏卒萬人，靖壁以待。兩相攻殺，彼此無名，亦一消遣法也。或勝或負，等諸觸蠻之得失。所謂盜弄演池，

無足重輕者，何用假朝廷，說忠義，陳天道，如此驚天動地為也？謹復左右，其熟圖之。」

　　宋江看罷大怒，吳用等也都呆了。宋江氣得面如噴血，手腳冰冷，不覺昏厥了去。眾人忙喚，方醒過來。宋江大罵：「希真賊

盜，我與你勢不兩立！」眾頭領無不大怒。只見李逵在旁冷笑道：「哥哥不聽我的言語，卻吃這廝奚落。」宋江大喝道：「黑廝省

得什麼，又來胡說！」李逵道：「我雖不懂文理，只看哥哥見了書信，氣得這般光景，必是那廝笑我們受招安。早知不聽那鳥知府

哄，豈不是好？」宋江聽了這話越怒，要斬李逵。吳用喝道：「哥哥正在不快，你省說句，靠後去！」喝開了李逵，又對宋江道：

「哥哥息怒，那廝依仗有些人馬，要和俺對敵。正要去擒他，他倒來吹毛求疵，定要洗蕩了那廝的巢穴。」宋江道：「軍師說得

是。」

　　次日，宋江教裴宣計較下山人數。正說間，忽報濮州林沖頭領差人投文來。宋江喚入，取信看時，乃是林沖探得高衙內做曹州

知府，林沖記念前仇，要求公明准其起兵攻打曹州，擒拿高衙內，「千萬與兄弟作主」等語。宋江看了，與吳用、公孫勝商量道：

「林兄弟此仇不容不報，只是攻打猿臂寨這機會不可失，其勢不能兩顧，怎好？」吳用道：「可寫信與林頭領，勸他暫忍數日之

氣，等打猿臂寨得勝之後，定然與他報仇便了。」公孫勝道：「林頭領每提起高俅陷害一節，怒髮衝冠，眼中冒火。今日仇人相

見，分外眼睜，雖寫信去勸他，恐他未必忍耐得。貧道想，何不遣人去替他回來，同去打猿臂寨。一乃仇人離開眼前，二乃林頭領

武藝超群，須知少他不得，豈非兩全其美？」宋江道：「此論極是。」當日便令雙槍將董平往濮州去替回林沖，這裡且按兵等待。

不日，林沖回到梁山。宋江接著道：「非是不許賢弟報仇，奈此番攻陳希真，機會不可失，望賢弟助我。俟勝了希真，攻打曹州，

報賢弟之仇，都在宋江身上。賢弟休煩惱！」林沖領諾。

　　當日便寫下告示，將下山打猿臂寨頭領分作兩起：頭一撥宋江、花榮、李俊、穆洪、李逵、楊雄、石秀、黃信、歐鵬、楊林，

共帶六千步兵，六百馬軍；第二撥便是林沖、秦明、戴宗、張橫、張順、馬麟、鄧飛、王矮虎，又去兗州調回時遷，以備探路之

用，也帶領六千步兵，六百馬軍。兩起共是一萬二千步軍，一千二百馬軍。教宋清先備得勝酒筵，眾頭領歡聚一夜。宋江向吳用

道：「那年我打祝家莊，先是自己去，未能得利，幸虧軍師到來，助我成功。今仍欲煩軍師同往，早晚可以商議，未知可否？」吳

用欣然領諾。便又派呂方、郭盛同行，宋萬、鄭天壽接應糧草。盧員外並一切頭領鎮守山寨。當日宋江領眾下山，殺奔猿臂寨來，

早有細作報與陳希真。

　　卻說陳希真自從吞並了青雲山，又開得銀礦，煎煉銅斤，又招撫散亡流民，開墾地畝，四方無業饑民多來歸附，又令侯達提調

窯器，私通客商，發去各路銷賣，官府幾番也禁止不得，因此兵糧充足。眾英雄見希真並不劫掠而自豐富，都各歡喜。陳希真恐梁

山來戰爭，將三寨錢糧計會一切事務，都委劉廣、苟桓在猿臂寨掌管，自提精兵駐紮青雲山。

　　那時正是三月中旬，天氣和暖，祝永清與陳麗卿已成合巹之禮，正在新婚之際，連日慶賀宴會。自希真復了宋江信之後，乃集

眾英雄議事。眾英雄禮畢，分班坐了。希真笑道：「可笑宋江這廝，把這等信來唬嚇我。我等豈是受他籠絡的，吃我回他這封書。

那廝見了，不歐個死，也有九分沒氣。他必然興兵動眾，拼命而來，當如何對付他，願聞眾位妙策。」只見慧娘答道：「邇年來梁

山正強，兵精馬壯，今被姨夫一激，來勢必然兇猛。兵法云：避其朝銳，擊其暮歸。何不深溝高壘，守老了敵兵。待那廝退去，隨

後掩殺，可獲大勝。」語未畢，只見祝永清道：「秀妹妹之言，雖合兵法，但我更有一計在此。我早料這廝要來，已差心腹人在魏

河西岸，如此如此安排下了。今求泰山與小婿三千精兵，渡過魏河，背水下營。那廝若打從這條路來，先殺他個下馬威，再依秀妹

之計堅守。」希真大喜道：「你二人之計都妙。賢婿去時，三千兵恐不敷用，竟帶五千兵去。我在魏河這一岸，紮營等你。」眾頭

領聽了，無不忻然。慧娘道：「玉山兄既有此妙計，奴家索性再助你一件器械。」希真問是何物，慧娘道：「甥女前日曾教水軍用

捍水橐?，可以伏居水底，姨夫已准用了。今就以此法變化，造成飛橋。此橋亦用黃牛皮做就。這橋若拆散了，軍士們身邊可以分
帶。湊起來頃刻成一座浮橋，千軍萬馬，任意可渡。用畢，頃刻可以收拾，毫無形跡。奴已備好在此，今玉山要背水立營，這橋正

得用。」永清聽了大喜。希真道：「且待梁山去的探子回來，便知端的。」

　　不日，細作回來報道：「宋江等領一萬多人馬來廝殺也。」希真便傳令先將磚城工作停了，張家道口，除苟英領三百兵鎮守鐘

樓之外，不許存留一人。一面去新柳營調回祝萬年；又去虎爪關調回劉麒；猿臂寨調回苟桓、王天霸，派謝德、婁熊權去代領。這

裡兵馬分作兩起：第一撥祝永清、祝萬年、陳麗卿、欒廷玉、欒廷芳、王天霸，共領步軍五千，馬軍五百，下山渡過魏河，背水下

寨；第二撥只是希真同慧娘、劉麒、苟桓四人，領大兵隨後下山，就魏河東岸下寨。另撥一千軍，帶著飛橋，接應視永清。分派已

定，只等梁山泊軍馬到來。

　　卻說宋江帶領人馬殺奔猿臂寨來，離青雲山尚有二�餘里，下了寨柵。宋江在中軍帳裡坐下，和吳用商議道：「我聽說青雲山
左側張家道口，四邊都無依傍，敵兵難以把守，我就那里長驅直進如何？」吳用道：「不可。陳希真不比等閒之輩，豈肯留此大破

綻，那裡必有防備，莫如夾魏河立寨。」宋江道：「夾河為陣，他不肯來，我不可往，守到幾時去？」吳用道：「事難預定，只可

相機而行。且先使兩個分頭去探聽路逕，才可與他對敵。」宋江便差戴宗、時遷去探路。次日一早，戴宗回來道：「陳希真差他女

婿祝永清，同祝萬年領一枝兵在魏河西岸背水下營，希真自己卻在河那一岸，倚山紮寨。魏河裡並無浮橋，亦不見一隻渡船。祝永

清的營盤係是五營，分東西南北中，海棠花式樣安紮，背後緊靠著魏河。」正說間，時遷亦回來，說道：「小弟去張家道口打探，

那張家道口空蕩蕩的並無一人一馬，正在那裡修造磚城，滿地堆著磚石，亦不見一個工匠，四面各處看探，人影也無。只有�里遠
近，正中間一座鐘樓，旁有幾間小屋，想有些少兵丁居住，餘無別物。任憑生人來往，亦不稽查。」宋江、吳用聽了，甚是疑惑。

宋江道：「這也作怪，卻是何故？」忽報祝永清下戰書，吳用批刻日交鋒。宋江道：「他背水紮營，必有緣故，軍師怎樣勝他？」

吳用道：「拔寨前進，我自有道理。就前面險要處安營，我兵初到，銳氣甚盛，休要鬥將，可與他混戰取勝。我兵即或不利，可以

退守。那張家道口必有備防，休去睬他。」

　　宋江依言，當命三軍飽餐戰飯，拔寨都起，離祝永清不過三二里之遙，依著樹林，一字兒紮下三個營盤。中軍是宋江、吳用、

呂方、郭盛、林沖、花榮、李逵，左營是李俊、穆洪、楊雄、石秀、張橫、張順，右營便是秦明、黃信、歐鵬、楊林、戴宗、馬

麟、鄧飛、王矮虎、時遷。安營已定，吳用對宋江道：「既與他混戰，可將軍馬分為四隊，奇正相生，必獲大利。」宋江道：「有

理。」當時宋江與林沖、花榮、李逵領前隊，李俊、穆洪領左隊，秦明、黃信、歐鵬領右隊，楊雄、石秀、楊林、戴宗領後隊，只

有吳用、呂方、郭盛、二張、馬麟、鄧飛、王英、時遷守營。分派已定，宋江正待領兵出陣，忽聽得右軍營裡喊聲大振，槍炮震

天，連次來報：「敵兵劫寨，已殺入圍子裡，兵馬不知從何而來。」宋江、吳用大驚，忙傳令道：「右營已中奸計，中軍、左營休

動，切不可去救，那廝必有外應。但有外應賊兵來搶中左二營，不問多少，只把神臂弓射去，休容他近寨。」道言未了，中營後面

早已火發，糧草堆齊著，人馬亂竄。吳用只教體動，妄動者立斬，只將神臂弓、佛郎機保住中軍，又吩咐左營一樣如此。果然陳麗

卿來搶中營，王天霸來搶左營，三五番衝突，都被神臂弓射回，不能殺入。那神臂弓是兩人分用一張，一弓發三箭，長六尺，發遠



五百步，乃是宋朝利器。當時祝永清、祝萬年從宋江營後殺出，乘勢縱火燒糧，也被神臂弓、佛郎機阻住，不能殺到中軍。只有欒

廷玉、欒廷芳，出其不意殺入右邊營內，逢人便砍。右營賊兵不及備防，吃欒氏弟兄殺得馬仰人翻，那馬麟、鄧飛、王矮虎、時遷

都從亂軍中逃出性命。祝氏、欒氏弟兄四人，合兵一處，斬首無數，掌得勝鼓回營。麗卿、王天霸已收兵而回。

　　這一陣殺得那梁山兵膽戰心驚，更不知猿臂寨人馬從何處殺入。細細查看，中營後面、右營圍子裡，都有七石缸大小地穴數�
處。原來都是祝永清預先使心腹人掘下的地道，料得宋江必在此等所在紮營，果然中計。當時查點，損傷二千餘人，燒壞糧草器械

無數，幸虧軍師吳用鎮定中營、左營，不致失利。宋江大怒道：「祝小畜生焉敢如此！」便傳令起合營兵馬前去廝並。只見探路兵

來報道：「祝永清得勝後，便拔寨都渡過河去了。紮營處只是一片空地，一物全無。」宋江、吳用驚訝道：「這廝又不備船隻，不

搭浮橋，卻怎生渡得這般快？」當夜宋江與眾頭領在寨中商議，都疑惑不定。

　　次日，宋江差人渡過魏河，直到希真營內下戰書。希真批來日渡河交戰，書後又批道：「夜來小婿行小狡獪，戲弄足下，幸勿

介意。」宋江愈怒。次日，宋江嚴整隊伍，在魏河西岸，擺成陣勢等候，希真並不出戰。宋江著人去催，希真回書謝道：「小女於

歸，今日正當彌月，敝寨設酒慶賀，無暇廝殺，故而爽約，望改期明日。」宋江怒極。氣得個李逵暴躁如雷，道：「為何不渡過河

去，怕他甚鳥！」宋江道：「兄弟也說得是。」便傳令搭浮橋渡河。吳用再三苦勸道：「哥哥，你忘了天書上明明寫著：臨敵休急

暴，對陣莫匆忙；急暴難取勝，匆忙多敗亡。古來兵家犯此取敗者，不知其數，兄長豈可蹈其覆轍。請暫息一時之怒，從長計較。

吳某不才，管取一條計勝他。」宋江只得忍一口氣，收兵回營。

　　次日，宋江又陳兵西岸，遣人去希真處挑戰，仍不見動靜。直至下午，希真方批回戰書道：「公明既善用兵，何不渡過東岸一

決勝負？希真若半渡邀擊，非丈夫也。」宋江腦門都氣破了，對吳用道：「這賊道欺我太甚，當用何法攻他？」吳用道：「小可算

定了，這廝欺我不敢渡河。我一面只顧搭浮橋，假作欲渡之勢。仍將兵馬分作兩撥，兄長領一撥，今夜悄悄從上流頭黃葉村渡過

去，小弟探得那個村坊有百�家煙灶，多是漁戶，水勢尚淺，漁船甚多，可借他作浮橋。但必須另留一枝兵射往岸口，方可過去。
一到彼岸，先占地利，紮下營寨，然後進戰。小弟自同眾兄弟從此地進路。兩面策應，此河可渡也。」宋江聽罷甚喜。

　　當日黃昏時分，宋江仍同花榮、李俊、穆洪、李逵、楊雄、石秀、黃信、歐鵬、楊林，帶一半人馬，投黃葉村去；吳用分一半

人馬鎮住河口，催督軍士鋪搭浮橋，假作渡河之勢。當晚宋江領兵奔黃葉村來，叫穆洪、石秀帶數�個嘍啰，先到村中去曉諭百
姓：「休得驚恐，我不過借此渡河，決不煩惱村坊。各宜安靜，妄動者立斬。」穆洪、石秀領命去了。宋江到得黃葉村，已是初更

天氣，那些百姓漁戶都來焚香迎接。宋江都安撫了，就叫借眾漁戶的漁船，趁月光下搭起浮橋。二更時分，早已完畢。宋江留黃

信、歐鵬帶領弓弩手，射住岸口，宋江同眾好漢渡過魏河東岸，果然神也不知，鬼也不覺。宋江甚喜，暗傳號令，人皆銜枚，馬皆

勒口，順流迎下去。走得五七里，已近半夜時分，宋江同花榮相了地利，倚山傍水之處，住下兵馬。宋江對眾好漢道：「吾在此處

安營下寨，希真堅守不出以為得計，今已入其內地，再奪得他幾處險阻，更有吳軍師策應，那怕這廝不敗！明日眾位弟兄與我努

力。」眾頭領欣然領諾。

　　宋江正令軍漢們搬泥運石，掘濠鑿塹，安立營寨，忽聽半山裡一個號炮飛入雲端，四面喊聲大起，猿臂寨兵馬漫山遍野而來，

梁山兵慌忙迎敵。兩下交鋒，混戰了一夜，天色大明，希真方才收兵。宋江帳房器械失去無數，安營不得，只得屯在一個林子內。

正與眾好漢商議間，只見戴宗趕來道：「軍師請大哥不如收兵回去，河口浮橋已被希真燒斷了。昨夜賊兵渡過河來劫營，吃軍師防

備得緊，只傷了些伏路兵，不曾吃他得便宜。特請大哥回去商議。」宋江道：「我已渡過此岸，正好與敵人決戰，何故退兵？」花

榮道：「既是軍師如此說，定有妙計，哥哥須要依他。現在黃葉村的浮橋，得黃信、歐鵬把守，雖不妨事，恐再中那廝奸計，老大

不便。」戴宗道：「那廝渡河，並不用船隻橋樑，在水面上來去如飛，正不知是何故。」宋江與眾人都甚驚疑。宋江聽了這話，只

得收兵回黃葉村。希真亦知宋江軍有紀律，兵勢未衰，不敢追逼，亦自收兵而回。

　　那宋江到了黃葉村，黃信、歐鵬接應，仍過了魏河西岸，令花菜、穆洪、黃信、歐鵬斷後。歸到大寨，吳用接入。宋江問吳用

道：「賊兵雖與我混殺一夜，不過小失了些人馬器械，並未挫動銳氣，軍師何故要我收回？」吳用道：「那廝昨夜亦來劫寨，吃我

防備，不被他著手。我因見彼軍渡河，不用舟揖橋樑，大有可疑，真有神出鬼沒之機。深恐兄長有失，所以請回，從長計較。如果

勝他不得，小弟愚見，不如且歸山寨，再候機會。若曠日持久，糧草不繼，兵馬守老了，一發吃虧。」宋江聽罷，沉吟不語。眾頭

領亦意見不同，也有說退兵是的，也有不甘心退兵的。看官，就是熟諳兵法的人，到此也難預決。究竟不知梁山兵進退如何，且聽

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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